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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美步兵第二十

四师和美步兵第二十五师进
至铁原附近的药泉洞、文惠里
地区，形成突出态势，有利于
中朝军队攻歼。彭德怀遂决
定，第五次战役于 4月 22日
黄昏发起。

当日，志愿军总部向全军
发布动员令：第五次战役就要

开始了！这次战役的意义十分
重大，因为它是我军取得主动
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时
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我们要
力争战争时间缩短，因为它符
合中朝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力
争这个仗打胜，因为它有胜利

的条件。我们向敌人出击了，
为中朝人民立功的时机已到！

4月22日黄昏，两军战线
上飞起无数信号弹，传来滚雷
般的炮声。中朝军队各突击集
团按预定计划向“联合国军”

发起了全线反击。第五次战役
开始了！
“联合国军”的攻势发起

已经几个月了，往北拱每一步
都要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而
那条“理想的防线”还看不见
也摸不着，对“联合国军”官
兵来说，这个比海市蜃楼还要
遥远的目标实在是让人垂头
丧气。而对方现在不光是完全

没有一丁点儿颓唐之状，还有
咄咄逼人发动大规模攻势的
迹象。这样下去，“联合国军”
将何以应对？

思前想后，李奇微要求范
佛里特做好准备，一遇中朝军

队进攻，就立即组织有步骤的
撤退，并且在后撤中尽可能地
杀伤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然而范佛里特还是有保
留地同意了新上司的意见。同
意的部分是 “一遇攻击即准

备后撤”。有保留的部分就是

决心不让中朝军队重占汉城。
范佛里特认为，如果让中朝军

队再一次进占汉城，那将使
“联合国军”士气再次降到冰
点，而且可能陷入一个不可逆
过程。因此，虽然“联合国军”
需要暂时后撤，但绝不能放弃
汉城，而为了确保汉城，除了在
正面战场实施有效抵抗外，还

应在晚些时候，在元山一带实
施两栖登陆。

这就是彭德怀得知 “联
合国军” 准备在中朝军队侧
后实施登陆的情报的由来。然

而，李奇微现在一听什么两栖
登陆就气不打一处来。更何况

登陆地点还是元山。李奇微对
此提议不予理睬，一扭头就回
到东京。随即还发给范佛里特
一个书面命令，不允许范佛里
特越过铁三角地区，而且在任
何情况下不得越过鸭绿江。

其实李奇微不该责怪范

佛里特，他更应该看重的是范
佛里特建议的实质：美国军队
是否在朝鲜北部实施登陆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军队
要在朝鲜北部实施两栖登
陆”这个信息会对敌方行动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就是所谓威慑。应该承
认，以“联合国军”优势的海
空力量为后盾的这个威慑自
始至终对中朝方面的作战行
动起着巨大的钳制作用，而且
远比杜鲁门吹得玄玄乎乎的
那个原子弹和麦克阿瑟那个

不着边际的“钴放射地带”要
有分量得多！

仁川登陆的效果在中苏
朝诸方首脑的心中投下了巨
大的暗影。

彭德怀提前发起反攻，也
是受对手这种威慑战略的制

约。想赶在敌人前面。因为他
对这次战役期望值很高，胃口
也很大。他为战役定下的是这
样一个决心：西线由志愿军 3
个兵团12个军和朝鲜人民军
一个军团编组成左中右 3个
突击集团，实施主要突击，寻

歼韩军第一师、英步兵第二十
九旅、美步兵第三师、土耳其
步兵第一旅和韩军第六师共
5个师（旅）；东线朝鲜人民
军两个军团作为辅助突击集
团，积极钳制敌军，并相机突
进，歼灭当面之敌。

如果这个决心实现，“联
合国军” 大概就只好卷铺盖
走路了。

ABCDEF

“没错，叶浅翠姑姑的

事情是我编的。因为我不想
你跟她交往，尽管我不了解
她，但直觉告诉我，这个女
孩子有很大问题，我不想让
你陷进去。陆林，你还是不
要同她交往。”姜培很少呼
我名字，除了觉得谈话内容

关系重大时。
“好笑！你又不是我，凭

什么来替我做这样的判断！”
我十分生气，声音很大。姜培
惊诧地睁圆了眼睛，然后拿
起饭盒，一声不吭地走了。我
懊悔地垂下了头，可能有些

话已伤到他了，伤及我们多
年的情谊。

后来手机响了，是导师办
公室的电话。“小陆，你过来
一趟，到我的办公室，快点。”
导师最后两个字“快点”让我
意识到有些不寻常的事发生

了。我放下饭盒，近乎一路小
跑冲到导师办公室。办公室里
有两位客人，一男一女，全是
中年人，衣着贵气，气质雍容。
我冲他们微微颔首，然后迷惑
地看着导师。导师指着那两人
说：“这两位是段瑜的父母，

他们有事找你。”
从昨天见过段瑜，不过才

区区十来个小时，这家伙就已
经通知了父母，而他的父母也
从异地赶了过来。我揣度着他
们此行的目的，不安地在沙发
上坐下。

段先生，跟段瑜长得颇为

相像，不过沉稳干练，一看就
知道是那种商海波谲职场风
云中的长袖擅舞者。打过招
呼后，段先生直接说：“小陆，
我们想请你帮个忙。昨天你
跟小儿说起，有个姑娘也曾
经进了那个宅子，这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
果然不出我所料，是冲着

叶浅翠来的。强烈的不安撞击
着我的胸膛，真的不知道为什

么，刹那间那种不祥的感觉扼
住了我的脖子。性子甚急的导
师说：“小陆，刚才段先生已
经跟我说过你昨天跟段瑜说
的话，这姑娘是谁，现在在哪
里？”他看着我的眼神有责怪
的味道，毕竟我是他弟子，却

没有对他坦白。
段太太也开口了：“小

陆，我儿子是绝对不会杀人，
更不会杀白铃。他跟白铃的感
情一直很好，都要准备结婚
的。”段太太看起来有些憔

悴，不难想象独生爱子困在牢
里，生命堪忧，身为母亲的她

是如何的担惊受怕。
“她就在这个学校。不过

事情很古怪，她是今年去平凉
旅游时遇到雾，然后入了宅
子。跟段瑜去平凉整整相隔了
一年多。”此语一出，三个人
全呆了，面面相觑。良久，段先

生说：“小陆，你带我们见见
这位姑娘吧。”

我犹豫片刻，说：“恐怕

不是太方便，这位姑娘目前
的精神状态可能存在一些问
题。她在平凉旅游时失足摔
伤了后脑。她可能之前听说
过段瑜的案件，因为印象深
刻，摔伤后脑产生幻视幻听。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也比较

合理。”
看着段先生期盼的眼神，

我期期艾艾地说，“不过……
如果她说的经历是真实发生
的话，那她确实看到段瑜杀了
白铃，并且烤熟了脑袋。”此
语一出，三个人又呆了，接着

我把叶浅翠讲的事情给三人
复述了一遍。
“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宅

子有问题。”一直沉默的导师
说，“找到那个宅子，也许能
解开问题。”

段先生叹了口气，“我将

平凉镇搜遍了，也没有找到那
个宅子。”接着，他露出沮丧
的神色，说，“根本就不会有
人相信这样的经历，他们只会
说这是胡编乱造，这是我花钱

买来的假口供。”
离开导师的办公室，我慢

慢地走在校园的大道上。路上
来来往往的同学，脸上都挂着
轻松的笑意，后天就开始放
“十一”长假了，节日的气氛

提前来到了。难以排遣的惆怅
充塞心头，我悠悠地叹了口
气，顿住脚步，定睛看着四周，

不由得愣了。

GHIJK

何建国决定再请小西回

家。这个决定，是那天晚上和
顾小航吃饭后作出的。由顾
小航口中他得知，顾家没给
他哥安排好不是不想安排，
而确实有他们的难处，也就
是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
误会小西了。夜里一个人躺

在宽大的双人床上冷静反
省，再次想到了那个不为他
掌握、预知的未来，下决心请
小西回来。否则，心有不安。
先是给小西打了个电话。小
西却说还是让你哥哥回去住
吧，好歹过了这一段冬春交

替的季节；她在北京又不是
没有地儿住，只要她明白了
他的心就好，正如他明白了
她的心一样。看态度不像是
赌气，很真诚，让他不明白这
变化是为了什么。

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何

建国电话打来时小西刚刚从
妇产医院出来，正处于一个
非常特殊的心境之下。

小西之所以不想去妈妈
医院而去妇产医院，是因为
妈妈医院的人认识她，她怕
他们为了安慰她而瞒她。长

达七八年的婚姻生活已然使
小西成熟了不少。年轻时对
爱情的要求是，纯粹如蒸馏
水般，不能含一点儿杂质。现
在想想，哪里可能？所有爱
情，无一不是各种内外在条
件平衡之后的结果。就说何

建国，如果他现在成了一民
工，一月几百块钱不到一千，
天天一身臭汗———何建成身
上就有那味，只要他一进家，
满家都是那味———她还能爱
他吗？肯定不能。自己是俗
人，就不能要求别人是圣人。

专家的态度令她失望。

她希望从专家那里得到的是
“是”或“否”，而后决定她

走还是留。专家却不说是或
否，最后被她问急了也是缠

烦了———幸亏挂的是一百块
钱的特需专家号，若是挂十
四块钱的普通专家号，她根
本就没有问专家这么多问题
的时间———告诉她，医生，越
是好的医生，就越不可能跟
你说“是”或“否”。她若是

想找那种满口肯定答复甚至
包治百病的，可以去街上的
小广告看看。

从妇产医院出来，小西
心里一片茫然。何建国的电
话就是这个时候打进来的，

态度诚恳地请她回家，并且
就他哥哥的工作安排一事感

谢并道歉。很客气，很理智。也
许，他跟她一样，也在婚姻中
变得成熟了。于是她以同样态
度跟他说了上述的那番话。其
实她住在爸妈家没什么不好，
从条件上说，比自己家里还要
好些，至少有食堂，不想做的

时候，还可以打饭。她不愿在
爸妈家住只是个心理问题，觉
着自己不被丈夫重视。现在既
然双方就这个问题谈开了，就
是说，心理问题解决了，就实
事求是地怎么对大家都有利
怎么来好了。

回到家里，没想到何建
国在家里等她，正跟爸爸聊
得火热。见小西回来，小西爸
马上说小西你赶紧收拾收拾
东西回去吧，建国工作这么
忙，还亲自跑来接你。何建国
没说话，只是笑着点头，证实

并加强着小西爸所言。此举
令小西意外而感动。他现在
很忙她是知道的，据说现在
上公司里找他，都得提前预
约，不预约别想见得到他，比
她妈妈在医院里的谱儿都
大。小西就问他她回去了他

哥哥怎么办？何建国不说他
哥怎么办，只说希望小西回
家，小西爸也在一边劝她。小
西深深嘘口气，进屋去收拾
自己的东西。这次跟何建国
闹得比较大，比较久，带回来
的东西比较多，收拾起来比

较麻烦。收拾了一半，到打饭
时间了，于是放下手里的事
情，去厨房拿饭盒打饭。何建
国要下厨做饭来着，小西爸
说什么也不让，完全不像从
前，何建国进门挽挽袖子就
下厨全家人都觉着自然而

然。小西不无心酸，想，由于
她没处理好这个关系，家里
人、包括最喜欢何建国的爸
爸，跟何建国都有些生分了。

LMNOP

李敖签完了离婚协议书，

回到金兰大厦不久便打了一
通电话给我，他说他认为我们
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情感，他希
望和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
方，把周围这些恼人的事抛到
一边，好好地安静一阵子再做
决定。我一边落泪，一边满心

遗憾地对他说：“玉已经碎了，
恐怕很难再密合了。”接着他
话锋一转立刻对我说：“静庐
的所有权状在我手里，你在法
律上已经触犯了伪造文书罪，
律师有没有告诉你这件事？”
我心怀警觉地对他说我并不

清楚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
题，一切交由律师处理，不久
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
那通电话从头至尾被他录了
音。他让我认清警觉是必要
的，人一怠忽危机就会出现。

离婚后我整个人好像经

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体重
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
骨一条条地露了出来，但精
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静。
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
大非，我对于人性却仍然充
满着憧憬。就在那个阶段我

开始练习瑜伽大休息式，整
个人仰卧平躺，慢慢调息。

就在我逐渐好转的时
候，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
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
我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
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种震

撼，他颠倒黑白的狡辩能力
令我差一点对他行五体投地
大礼。他为了抹黑我的人格，

竟然印了书面声明分发给在
场的各报记者，说我是索价
一夜十万元台币的应召女郎
（他知道当年我和宝哥在印
尼登台的酬劳是一天十万
元），所以我的证词不足以

被采信。当时正直不阿的资
深记者宇业荧就坐在我身边

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张传
单立刻让我过目，然后迅速
地跟其他的记者朋友们商
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
当。我在媒体上花边新闻颇
多，但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我
是个只要爱情而不屑拿爱情

换取金钱的浪漫派。后来李
敖的声明报上只字未登。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

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
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后来我

读书时，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
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该由自

己负责，于是那个钩子就松
了，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
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
这部喜剧，沈公子（沈君山先
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
上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我
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虽然

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
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
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
边跳边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想
必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
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

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
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
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
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
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
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
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

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
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
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
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
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
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

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

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
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
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
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
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

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
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

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
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
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
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
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
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
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

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
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


